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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同学正
在拖拉 机“ 驾
考”中。

华中农业大
学供图

当大多数同龄人还在考

研、留学的标准赛道前行，22

岁的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子陈

博远已投身国内人工智能研究

的最前沿。他的人才成长轨迹

并非特例，而是元培学院“化孤

独为共同”理念的真实回响。本

文以陈博远为观察样本，试图

探寻一流的本科教育应该如何

培养敢于跳出定式、向未知进

发的青年先行者。

这些学生，在校园里学开拖拉机
■本报记者陈彬

不久前，在华中农业大学，一场特殊的“驾
考”刚刚结束。

直行、转弯、倒车入库……这场考试的内
容与通常的“驾考”很相似，甚至也包括理论考
试和实操考核。不过，也有不同。比如，参加者
全部是该校植物科学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植科
院）的本科生；再比如，他们驾驶的并不是一般
的机动车，而是农田里的拖拉机。
“这是我们为植科院所有本科生开设的

‘智慧作物生产实践’课程的一个环节。”受访
时，该校植科院农艺师袁金展告诉《中国科学
报》，除了教学生开拖拉机外，这门课让学生感
到意外的课程内容“还有很多”。

一门本科生课程为什么要教学生开拖拉
机，甚至还要组织正式的“驾考”？袁金展口中
“更多的内容”指的又是什么？

学现代农业要会开拖拉机？

该校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大二学生王的
乐是参加此次“驾考”的“考生”之一。

王的乐是个浙江姑娘，因为爷爷、奶奶在
陕西务农，所以对于农田并不陌生。事实上，正
是目睹了祖辈种田的辛苦，她才在高考后选择
了农业类专业。
“我的理想其实挺宏大的，就是想用科学技

术提高咱们国家的农业产量。”王的乐说。
然而，当怀揣宏大理想的她真正坐到了大

学课堂上时，才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不
小的差距。正如她所说，“我们其实并没有真
正接触过现代农业，更不知道能在这方面做
些什么”。
“王的乐的情况在目前的农业类院校中并

不少见———很多学生虽然满怀理想，却没有真

正接触过农业，更不要说现代农业了。”袁金展
说，之所以要开设一门“智慧作物生产实践”的
课程，就是希望学生在实践中体会什么才是
“现代农业”。

袁金展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是一门 120
学时的课程，覆盖植科院的全体学生。该课程
由植科院牵头，联合该校工学院、园艺林学学
院、资源与环境学院等院系教师共同组建课程
教学团队，以期让学生对现代农业领域的耕、
种、管、收以及加工等各个环节有初步了解。此
外，也让学生们能初步掌握一些现代农业设备
的基本使用技能。
“比如在‘耕’的环节，我们既要让学生学

会插秧，也要让他们了解并学会操作无人拖拉
机进行基本的田间作业。”袁金展说，再比如针
对无人机操作，学生们既要用无人机进行图像
监测，还要在获得图像后，学习如何分析图像，
获得植物的养分指标、产量指标，并在此基础
上判断化肥或植保药物的使用类型及用量。
“据我所知，针对非农业机械类专业学生

开展如此系统的现代农业实践教育，即便在国
内的农业类高校中也不多见。”袁金展说。

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开———学习现代农
业需要会开拖拉机吗？

这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

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副教授郑侃是主要负
责教学生开拖拉机的老师。

郑侃是做农业机械化工程研究的。在这个领
域，会开拖拉机是一项基本技能，而植科院学生
主要的专业方向是针对农作物的研究。教他们开
拖拉机，这对于郑侃来说是第一次。

不过，他却觉得很有必要。

“这门课是去年开设的，在开课之初，我们学
院的院长曾专门找我们谈话，鼓励我们好好教
学。”郑侃说，因为从事农业工程教学和科研的人
都清楚，对于学生们的成长来说，这些基础的农
业机械操作技巧有多重要。

他告诉记者，现代农业技术无论多么先进，
归根到底都是要用在农田里，而如果一个从事农
业科研的人员不能建立对农业机械最基本的亲
近感，便无法真正地贴近农田。

比如，教师在课堂上经常告诉学生农业生产
的环境十分复杂，至于如何“复杂”，学生并没有
切身的体会。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学生们亲自开拖拉机下

一次田。”郑侃说，让他们真切体验在雨后泥泞的
农田中开拖拉机的辛苦、晴天漫天飞扬的灰尘，
以及拖拉机在田间行进时随时可能轧苗的风险、
转弯时对转弯半径的严格要求……
“开一次拖拉机，他们就明白农业生产究竟

意味着什么了。”郑侃说。
对此，王的乐也表示，不管是在课堂学习知

识，还是在实验室做实验，都让她有一些“不接地
气”的感觉。然而在这门课上，这种感觉消失了。

这并不是王的乐一个人的感受。
郑侃曾和很多学生聊过他们对这门课的看

法。学生们共同的感受是，当真正接触到农田里
的耕、种、管、收时，课堂上枯燥的理论知识才变
得丰满、通透，对智能机械装备也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
“这就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郑侃说。

“这门课值了”

为了获得这样的“教学效果”，郑侃遭了很
多罪。

和学车一样，学开拖拉机也需要实际操作。
为此，华中农大在训练基地开放了多台拖拉机，
允许学生在规定时间随时“练车”。

对此，学生们也充满了兴趣，以至于从每天
早晨 7点基地大门打开，到晚上 7点关闭，前来
“练车”的学生不断。不过，这也使得负责指导的
郑侃耳边始终是拖拉机开动时的轰鸣声。
“直到睡觉时，感觉耳朵里还在‘突突’地

响。”郑侃笑着说。
就是在这样的轰鸣声中，学生们慢慢变得更

像一个“农业人”了。这种转变表现在很多细节
中。比如，郑侃在上课时，常常会问学生们，当下
的季节应该种什么作物，以前很少有学生能够答
出来。而现在，很多学生能大声地告诉他，“这个
季节该种油菜了，再过段时间该收小麦了，啥时
候又该种水稻了……”

每每听到这样的回答，郑侃都会在心里暗暗
点头：“这门课值了。”

促成这一变化的并不只有拖拉机驾驶。在这
门课上，学生们还曾“承包”一块稻田，从播种开
始，一直到收割、脱粒、去壳，再包装成“米砖”，分
发给学生，让他们带回家……

“我们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在学习
技能、增长见识的基础上，萌生对农业的‘真感
情’。当他们真的能够带着感情去看待这片土
地时，才能发现那些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袁
金展说。

采访中，不管是袁金展还是郑侃，都提到他
们并不希望学生做出“全面”的成果，而是希望他
们能将兴趣放在某一个切实的点上，并持续挖掘
下去。正如袁金展所说，“一个学生，如果找到一
两个需要解决的真问题，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努
力，这就足够了”。

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比如人工驾驶拖拉机
容易走歪，而走歪多少厘米可能轧到禾苗；再
比如，人工播种机为何不能做到精确播种……
“只不过，学生们如果不能在田间地头用心观
察、亲身实践，这些问题是很难被发现的。”袁
金展说。

好在通过这门课程，学生们有了这样的机
会。就像依然怀揣宏大理想的王的乐在接受采访
最后所说，“我还是想将来能够为国家的农业科
技出一份力，但在这之前，我得先把脚下的这片
土地看清楚。”

从北大 号楼走出的“破风者”
姻本报记者孟凌霄

仲夏时节，第 8 届北京智源大会现场。一
个年轻的身影站在讲台中央，面对北京智源人
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王仲远、理事长黄铁军及全
球顶尖人工智能（AI）机构学者发表演讲，同时
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悟界·
Physis-v0.1。

这位年轻的汇报人是陈博远，22 岁，北京
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元培学院 2026 届本科毕
业生。他的简历上还列着一连串亮眼标签：逆
矩阵科技（Physis）创始人、AI 领域顶级会议
NeurIPS亮点论文一作、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顶级
会议 ACL 2025最佳论文得主、2025年北大学生
年度人物、北大最高荣誉五四奖章获得者。

就在前不久，智源研究院已任命他为该院
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直接向王仲远
汇报。陈博远所在团队瞄准的是“世界模型”，
这被公认为 AI 通向通用智能的下一个关键战
场。与此同时，他参与创立的逆矩阵科技公司
已完成超亿美元种子 ++ 轮融资。

一个本科刚毕业的年轻人，凭什么？
答案指向许多方面，但所有线索最终汇聚

于同一个坐标———北大元培学院。

鹦鹉与乌鸦

2021 年夏天，陈博远还在读高中。
那一年，大语言模型尚未问世，AI 在大众

认知中约等于人脸识别与语音识别。正是在北
大元培学院举办的一场讲座中，主持人抛出的
一个问题改变了陈博远的人生轨迹：鹦鹉学
舌，只会机械模仿；乌鸦觅食，能够主动借力。
未来的 AI，该是鹦鹉还是乌鸦？

这个比喻击中了陈博远。他意识到，真正
的智能不该是依样画葫芦的“复读机”，而应具
备主动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回到高中
后，他在纸上写下三个词贴在桌角：北京大学、
元培学院、人工智能。

进入北大后，陈博远成为元培学院通用人工
智能实验班（以下简称通班）的一员。通班由北大

与清华大学于 2021年联手开启，旨在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下一代 AI领军人才。

彼时，陈博远所在的元培学院 2022级通班
班主任是刚从海外回国的年轻学者杨耀东。作为
北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研究员，杨耀东参与了通
班的建设。他介绍，“通班有三个‘通’———通识、
通智、通用”。
陈博远正是冲着这三个“通”而来。他希

望，自己在通班能成为专业领域里的通才。而
通班的理念正是让大家建立全面而系统的 AI
认知。
通班的培养机制有一个特殊之处：在大一

下学期、大二上学期，学生就可以直接进入实
验室接受科研训练。“AI 首先是个交叉学科。”
杨耀东说，“我们不可能把 100 门课都学完再
做研究，很多内容需要边做边学。”
陈博远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大一那年，他

主动旁听了杨耀东给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博生
开设的“多智能体系统”课程。看着台下这张格
外青涩的面孔，杨耀东有些意外。课后聊得投
机，他直接邀请陈博远加入课题组。陈博远由
此成为组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之一，围绕多智能
体强化学习展开探索。也是在课题组里，他结
识了后来的创业伙伴、北大智能学院 2023 级
博士生吉嘉铭。

杨耀东的课题组里没有打卡、没有 KPI
（关键绩效指标）、没有全员组会，取而代之的
是高频的一对一讨论。正是这个看似“松散”的
实验室，常年居于北大机器学习与 AI 方向论
文产出首位。这种去层级、去形式化的氛围，让
本科阶段的陈博远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成为核
心贡献者。
本科期间，陈博远的谷歌学术引用累计

2500余次，GitHub开源项目获星 4700 有余，相
关开源项目在国际社区累计下载逾 80万次。杨
耀东评价说，陈博远的本科训练强度与产出已
相当于一名优秀的博士生。
陈博远形容自己与杨耀东的关系是“亦师

亦友”———年龄相差十几岁，不是上下级，更像
合作者，大家一起为一个科研方向攻关。“经师

易寻，人师难遇”，陈博远如此形容杨耀东。

“化孤独为共同”

35号楼，元培学院的学生宿舍楼。
元培学院实行书院制培养，一间宿舍 4个人

可能分别来自计算机、古生物学、整合科学、通
班———专业方向天差地别，却住在同一屋檐下。
地下空间里，图书馆、自习室、讨论室、活动室、健
身房、电影院等一应俱全。
“尚自然，展个性，化孤独为共同”，这句源自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在元培学院不是
一句口号，而是有一套可触可感的物理载体。前
两句关乎个人自由生长，后一句指向群体的精神
联结。在陈博远看来，这句话几乎定义了他在元
培学院 4年的底色。

一个故事最能说明问题。
在探究大模型与物理世界是否存在某种弹

性机制时，陈博远和团队卡了很久。反复试验无
果后，一次讨论中他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大模型
的参数好比一根弹簧或橡皮绳，可能存在与现实
物理世界拟真的弹性关系。

有了想法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元培学
院找到一位物理专业的同学。两人反复磨合、深
度讨论，物理学的参照系为实验提供了极大启
发。这篇论文最终被国际顶会 ACL 2025接收为
最佳论文。陈博远所在团队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
华人高校团队。

如今，几乎所有大学都在提倡跨学科，但真
正的跨学科不是发生在课程表的拼凑里，而是发
生在宿舍的夜谈中、走廊的偶遇里。在元培学院，
找到“对的人”不需要层层引荐，有时只是隔壁宿
舍的距离或地下空间的一次闲聊。

元培学院院长李猛将这种环境称为“化学
反应”：“像陈博远这样出色的学生，在任何一
所学校都会发展得不错。也许是元培学院和北
大的某些气质与他的个人潜质，发生了比较好
的化学反应。”

李猛所说的“化学反应”，正源自元培学子自

由探索的空间。在这里，人才培养没有“通用模
板”。在陈博远看来，元培学院无意打造优绩主义的
标准化人才模板，而是鼓励每个人在不同方向上找
到自己的理解，成为由自己定义的理想样貌。

元培学院所追求的“共同”不止于学术生态，
更指向公共责任感。李猛介绍，陈博远投身于元
培学院的学生工作和书院活动，有一回为了学院
的公共活动，凌晨 1点多才抵达机场。匆匆赶回
宿舍后，他很快又带上材料赶去参加早上 8点的
创业工作会议。李猛印象中，在课业、科研、创业
和公共服务的多重任务之间，陈博远始终有条不
紊，带有一种罕见的松弛感。

陈博远说，这种松弛感的背后是想清楚“为
什么做一件事”。他称之为“passion-motivated”
（热爱驱动）。无论是学业、科研还是学生工作，他
会先问自己想收获什么、如何平衡各方面、如何
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非跟风“卷绩点”或盲目
进组。

也正因此，创办逆矩阵科技后，陈博远回到
元培学院谈的第一件事并非个人发展，而是“我
能用创业的经验和资源为学弟、学妹做什么，能
为学院的教学改革做什么”。
“我们并没有给他这么大压力。”李猛说，“作

为一个 22岁的青年学生，他已经做得太多了。我
们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理想主义的活力和热情，
他能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去思考，对我们这些老
师都是很大的鼓励。”

中国本土培养的 AI青年

本科高年级时，陈博远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海外高校的博士 offer（录取通知）摆在面前，

几位创业伙伴也收到了海外大厂的工作邀约。陈
博远曾考虑过遵循一条稳妥的学术路径：读博、
做博士后、回国任教。这条路径已被反复验证，但
他和伙伴们最终作出一个看似冒险的决定：不出
国，不读博，留在国内创业，做出真正懂物理世界
的通用人工智能，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

这个选择背后，有一个人绕不开———元培学
院通班创始人朱松纯。

朱松纯常组织通班学生茶话会，总会反复讲
一句话：“为机器立心，为人文赋理”。这句听起来
有些古典的表述指向的其实是极具体的问题：中
国的 AI学者应该开发什么样的技术，承担什么
样的责任。

陈博远说，朱老师一直在传递一种信念，那
就是作为北大学子要实现属于自己的 AI突破，
而不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
“在这波时代浪潮里，我们作为中国本土培

养的 AI青年，也要用自己的原创技术取得真正
的产业突破，参与全球前沿竞争。这是我们的初
心。”陈博远说。

对于陈博远本科毕业直接创业的选择，导师
杨耀东并不意外。
“做科研和创业不冲突。”杨耀东说，“尤其是

这种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创业模式，本身就具有
非常多的科研成分。”身为北大 -灵初智能联合
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杨耀东有丰富的创业经历，
但陈博远创业时，他完全放手，“我希望他们闯出
自己的天地”。

无论是元培学院通班的学生还是自己课题组
的学生，杨耀东对他们的期许从来不是做一颗闷头
苦干的“螺丝钉”。“我们想培养的是技术领袖———
带着自己的团队，朝着自己认为对的方向探索。”

李猛则把创业行为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
观察。“五六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本科生可以同步
深耕科研、投身创业。”他说，“以前的学生更多是
读完博士，甚至做了青年教师、取得一定成果后，
再去考虑是否创业，但新一代年轻人拥有了更多
的可能性。”

他顿了一下说：“真正一流的本科教育应当
包容这种多元成长选择。如果有更多学生像陈博
远这样，我们的教育就称得上一流。”

“破风者”

如今，在忙碌的创业之余，陈博远的朋友圈
还常见与友人骑行的记录。

夜色中，路灯将几道骑行的影子拉得很长。
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跨在单车上，冲着镜头比
出剪刀手。西山、香山、密云水库———他们骑过北
京城郊的许多地方，三四十公里是常事，五六十
公里也不鲜见。有一次，陈博远骑行的最高时速
冲到 54公里，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时，他说能感受
到一种近乎“飞”的状态。

骑行圈里有个角色叫“破风者”———冲在最
前面的人，承受最大风阻，为后方队友“吸尾流”
以节省体力。但破风者是轮换的，没有人永远冲
在最前，也没有人始终躲在后方。

无论是在元培学院还是逆矩阵科技，无论是
科研还是创业，陈博远都信奉同一套哲学：“大家
互相‘破风’，一起把‘硬骨头’啃下来。”在他看
来，真正的创新不是一个人在黑暗中独行，而是
一支车队在交替领骑中共同逼近巅峰。

这种理念渗透在陈博远对创业组织形态的
理解中。

逆矩阵科技没有层级分明的“大厂”结构，更
像一艘灵活前行的快艇，“没有 KPI、没有打卡、
没有部门墙，每个人都是自我驱动”。

他尤其推崇 DeepSeek 和 DeepMind 的模
式：创新始于小团队，验证成功后逐步扩展，最终
改变世界。“我要做的就是凝聚一帮志同道合的
人，全力朝着共同的技术愿景前进。”

团队的底色也印证了这一点。30多个成员，
专业背景各异，但没有人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主模型、主架构上的关键突破往往源于几个
年轻伙伴的自发碰撞，在共同的技术愿景下自然
走到了一起。用陈博远的话说，“每个人都是这艘
快艇的掌舵人”。

今年 6 月，逆矩阵科技宣布完成超亿美元
种子 ++轮融资。此外，该公司还计划于今年
年底发布旗舰模型，过程中将放出开源切片和
技术报告。逆矩阵科技的核心模型项目名为
“Physis”———取自希腊语 Physics的词根，意为求
解物理世界的本源规律。这个命名透露着某种底
色：他们想做的不是某个应用层的工具，而是试
图理解世界运作的底层逻辑。
“不与世界交手，何以理解世界？”在这场漫

长的爬坡中，22 岁的陈博远正骑着他的单车与
一群同龄人破风前行。

陈博远参加 2025年北大学生年度人物答辩。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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